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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打
開
電
視
，
又
是
穿
越
故
事
，
橋
段
與

︽
步
步
驚
心
︾
非
常
相
似
，
不
用
看
也
知
道

情
節
發
展
和
結
局
如
何
。
即
使
對
我
這
名
電

視
迷
來
說
，
吸
引
力
仍
是
很
低
。

連
穿
越
的
背
景
也
同
是
清
朝
。
有
些
人
會

問
，
不
知
是
電
視
台
索
性
足
本
仿
效
，
還
是
清
朝

宮
闈
片
特
別
多
觀
眾
捧
場
，
大
清
皇
朝
的
電
視
劇

何
解
會
被
不
同
的
電
視
台
拍
個
樂
此
不
疲
呢
？
電

視
台
喜
歡
製
作
清
裝
片
當
然
有
很
多
因
素
，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相
信
是
與
戲
服
的
財
政
有
關
。

此
話
怎
說
？
我
得
先
跟
大
家
講
講
電
視
歷

史
。
你
們
知
道
哪
齣
劇
是
香
港
第
一
齣
清
宮
電

視
劇
嗎
？
是
無
綫
電
視
於
一
九
七
零
年
拍
攝
的

︽
清
宮
怨
︾
，
由
鍾
景
輝
監
製
，
陳
振
華
和
慧

茵
分
飾
光
緒
和
珍
妃
。
此
劇
只
有
五
集
，
每
集

半
小
時
，
是
黑
白
劇
集
。
到
了
一
九
七
五
年
，

鍾
景
輝
再
將
︽
清
宮
怨
︾
改
編
成
三
十
五
集
的
大
型
劇

︽
清
宮
殘
夢
︾
，
由
張
之
珏
和
汪
明
荃
分
飾
光
緒
和
珍

妃
。
這
時
候
，
電
視
已
經
步
進
彩
色
世
界
，
觀
眾
對
視
覺

的
享
受
要
求
高
了
。
因
此
，
電
視
台
便
得
花
上
很
多
金
錢

縫
製
清
裝
戲
服
，
使
觀
眾
可
以
看
到
色
彩
斑
斕
、
金
雕
銀

砌
的
服
裝
效
果
。

觀
眾
看
到
了
耳
目
一
新
的
電
視
劇
，
當
然
非
常
興
奮
，
劇

集
的
收
視
率
節
節
上
升
。
只
是
電
視
台
的
製
作
費
卻
因
此
而

高
達
數
十
萬
元
，
單
是
服
裝
費
就
超
過
十
萬
元
。
要
記
着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的
十
多
萬
元
已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金
額
。
加

上
鍾
景
輝
覺
得
女
角
們
所
用
的﹁
二
把
頭﹂
體
積
做
得
太

大
，
效
果
不
佳
，
忍
痛
全
部
丟
棄
，
再
置
一
批
新
髮
髻
，
令

到
服
裝
成
本
更
加
高
昂
。

既
然
成
本
如
此
昂
貴
，
為
何
鍾
景
輝
可
以
說
服
電
視
台
開

拍
︽
清
︾
劇
呢
？
原
來
他
計
劃
在
未
來
的
數
年
多
拍
清
裝

劇
。
這
樣
一
來
，
︽
清
︾
劇
的
服
裝
費
便
可
以
與
其
他
清
裝

劇
平
均
負
擔
。
電
視
台
反
正
也
要
支
付
其
他
劇
集
的
服
裝
費

用
，
只
不
過
在
拍
攝
︽
清
︾
劇
時
提
早
支
付
而
已
。
就
好
像

父
母
購
買
較
昂
貴
但
品
質
優
良
的
衣
服
給
年
幼
的
長
子
，
雖

然
首
筆﹁
置
裝
費﹂
不
菲
，
但
卻
可
以
一
直
傳
給
次
子
、
三

子
、
四
子
穿
着
。
除
了
不
是
新
衣
之
外
，
大
家
都
有
漂
亮
的

衣
服
穿
着
，
何
樂
而
不
為
？
就
是
這
樣
，
電
視
台
之
後
便
開

拍
了
很
多
清
裝
片
，
原
因
只
是
因
為
服
裝
費
。

約
十
年
前
播
映
的
︽
金
枝
慾
孽
︾
將
清
朝
宮
闈
片
的
華
服

再
推
進
一
層
︱
︱
加
入
冬
天
的
皮
裘
，
又
再
一
次
令
觀
眾
眼

前
一
亮
。
我
相
信
這
批
皮
裘
清
裝
就
是﹁
長
子﹂
所
穿
的
新

衣
，
接
着
的
十
多
年
，
我
們
都
看
着
次
子
、
三
子
、
四
子
不

斷
穿
着
它
們
亮
相
，
直
至
現
時
也
是
。

清裝劇戲服

最
近
到
處
可
以
看
到﹁
顧
嘉
煇
金
曲
演
唱
會﹂
的
海

報
，
不
由
想
起
我
與
顧
先
生
和
黃
霑
的
一
次
合
作
。
那

是
二
零
零
三
年
，﹁
沙
士﹂
瘋
狂
，
我
寫
的
一
個
電
視

劇
正
在
北
影
拍
攝
，
傳
說
北
京
要﹁
封
城﹂
，
劇
組
暫

停
拍
攝
，
人
員
四
散
。
不
知
前
景
如
何
，
慌
忙
買
了
機

票
回
香
港
，
偌
大
一
架﹁
港
龍﹂
，
只
坐
着
不
到
十
個
人
。

回
到
香
港
，
按
照
政
府
規
定
，
自
覺
隔
離
一
星
期
，
不
准
出

門
。
所
有
正
在
進
行
的
劇
、
影
都
停
了
，
香
港
是﹁
沙
士﹂

的
源
頭
，
更
是
一
派
肅
殺
。
在
家
呆
坐
，
忽
然
接
到
香
港
話

劇
團
總
監
毛
俊
輝
電
話
，
政
府
康
文
署
指
令
香
港
話
劇
團
、

舞
蹈
團
、
中
樂
團
三
團
合
作
演
出
一
台
音
樂
劇
，
要
我
馬
上

寫
劇
本
。
講
好
作
曲
是
顧
嘉
煇
，
作
詞
黃
霑
，
哈
，
真
是
難

得
，
機
會
終
於
來
了
！

黃
霑
一
直
想
和
我
一
起
搞
電
影
，
又
是
請
吃
鮑
魚
，
又
是

漏
夜
詳
談
，
題
材
也
選
好
了
，
可
惜
後
來
無
疾
而
終
。
黃
霑

極
喜
歡
電
影
，
有
自
己
的
電
影
公
司
，
還
有
一
大
套﹁
工

具﹂
。
一
張
印
好
的
表
，
得
寫
出
人
物
的
歷
史
、
缺
陷
、
嗜

好
、
抽
什
麼
菸
，
用
什
麼
香
水
，
祖
宗
八
代
，
我
不
習
慣
這

樣
寫
作
，
他
一
定
堅
持
。
他
還
對
我
說
，
弄
了
一
輩
子
音
樂
，
特
別
想

寫
個
音
樂
劇
。
我
說
，
你
有
那
麼
多
好
歌
，
拿
出
幾
首
就
是
一
台
很
好

的
音
樂
劇
。
他
說
，
就
這
樣
了
！
你
先
拿
着
錢
。
我
說
，
什
麼
還
沒

做
，
我
才
不
要
。
我
們
說
得
熱
鬧
，
什
麼
也
沒
做
成
。
這
回
來
真
的

了
，
真
得
感
謝﹁
沙
士﹂
。
這
一
回
出
錢
老
闆
是
政
府
，
又
急
着
要
，

但
錢
不
是
很
多
而
是
很
少
，
黃
霑
和
顧
嘉
煇
都
是
減
了
價
來
做
的
，
黃

霑
還
帶
着
病
。
黃
霑
後
來
寫
道
：﹁
常
有
寫
音
樂
劇
的
願
望
，
這
次
是

我
幾
十
年
填
詞
生
涯
，
最
好
的
一
次
訓
練
，
和
各
位
大
師
合
作
，
是
做

夢
也
想
不
到
的
好
機
會
。﹂
我
四
十
天
完
成
劇
本
，
一
審
通
過
，
不
通

過
也
不
行
，
演
出
日
期
、
劇
場
都
定
了
。
那
時
毛
俊
輝
還
在
病
情
恢
復

中
，
我
們
四
個
主
創
聚
在
他
麥
當
奴
道
的
家
裡
，
討
論
劇
本
、
音
樂
。

寫
音
樂
劇
，
編
劇
把
要
寫
的
歌
詞
或
大
意
都
得
寫
出
來
，
黃
霑
就
是

天
才
，
他
能
用
我
的
歌
詞
原
意
而
不
用
我
的
詞
，
清
詞
麗
句
，
朗
朗
上

口
，
華
彩
四
溢
，
嘆
服
不
已
。
顧
家
煇
的
音
樂
更
是
旋
律
動
聽
，
生
動

有
趣
，
充
滿
生
命
力
。
一
個
月
，
他
和
顧
先
生
詞
曲
全
部
完
成
，
他
倆

是
怎
麼
工
作
的
，
可
想
而
知
。

這
日
在
毛
俊
輝
家
定
稿
，
宣
傳
海
報
都
等
着
，
我
們
幾
個
為
了
劇
名

爭
起
來
。
黃
霑
說
叫
︽
酸
甜
香
港
︾
，
我
不
同
意
，
還﹁
咕
嚕
肉﹂

呢
，
我
說
叫
︽
五
味
有
情
天
︾
，
他
不
喜
歡
，
毛
導
覺
得
不
太
像
音
樂

劇
名
，
顧
家
煇
只
笑
不
出
聲
。
我
說
，
真
不
像
劇
名
，
他
站
起
來
大

叫
：﹁
你
就
聽
我
的
，
包
好
！﹂
沒
辦
法
，
海
報
催
得
急
，
不
容
再

爭
，
就
叫
了
︽
酸
酸
甜
甜
香
港
地
︾
，
唉
，
十
足
的
黃
霑
！

﹁
煙
花
月
下
香
港
海
，
香
港
人
人
鍾
意
你
，
波
光
夜
色
璀
璨
處
，
最

是
明
媚
，
是
我
家
！
不
管
如
何
都
愛
你
，
多
少
事
，
都
叫
我
笑
住
回

味
，
真
心
地
珍
惜
你
，
我
的
老
家
，
懂
得
珍
惜
你
，
是
我
造
化
，
維
港

的
點
點
星
光
一
點
是
我
家
…
…﹂
這
歌
詞
傾
注
着
黃
霑
對
香
港
的
愛
。

黃
霑
，
我
改
你
一
句
歌
詞
：﹁
天
上
的
點
點
星
光
，
一
點
是
黃

霑
…
…﹂

想起黃霑

中
國
人
自
己
稱
自
己
為
華
夏
族
，
把
山
東
地
區
的
民

族
，
稱
為
東
夷
，
把
西
部
地
區
的
遊
牧
民
族
稱
呼
為
西

戎
。
其
實
，
夏
部
落
的
首
領
是
大
禹
，
活
動
區
域
是
今

天
的
河
南
地
區
。
有
人
說
，
夏
、
商
、
周
是
三
個
朝

代
，
夏
並
沒
有
文
字
記
載
，
到
現
在
也
沒
有
找
尋
到
夏

的
文
物
。
商
和
周
代
，
有
青
銅
器
和
文
字
，
通
過
考
古
可
以

知
道
當
時
發
生
什
麼
事
情
，
歷
代
的
國
王
是
誰
，
政
績
如

何
。
唯
獨
夏
代
沒
有
文
字
記
錄
，
也
沒
有
文
物
留
下
來
，
看

來
一
切
都
是
通
過
傳
說
，
口
口
相
傳
。
沒
有
文
物
的
原
因
，

可
能
當
時
的
人
口
活
動
規
模
不
大
，
也
可
能
當
時
的
主
要
文

物
就
是
木
造
的
東
西
，
沒
有
辦
法
保
留
下
來
。
夏
代
經
常
有

大
洪
水
，
把
他
們
所
建
立
的
村
莊
或
城
市
掃
平
了
。
也
有
人

說
，
夏
、
商
、
周
三
個
部
族
的
興
起
有
先
有
後
，
但
總
的
來

說
，
時
間
有
交
叉
，
說
不
定
三
個
部
族
存
在
於
同
一
個
時

期
，
實
力
高
峰
期
有
所
不
同
。
關
於
大
禹
治
水
的
故
事
，
反

映
了
南
方
部
族
的
水
利
建
設
工
程
搞
得
好
一
些
，
所
以
各
個

部
族
都
推
薦
夏
部
族
挑
動
治
水
工
程
。

﹁
昔
堯
殛
鯀
於
羽
山
，
其
神
化
為
黃
能
以
入
於
羽
淵
。﹂

就
是
反
映
了
在
河
南
登
封
一
帶
的
傳
說
。
夏
的
老
祖
宗
鯀
分

封
崇
山
︵
今
日
的
登
封
︶
，
因
為
治
水
的
工
程
不
成
功
，
堯

起
兵
把
鯀
殺
掉
了
。
但
後
來
，
夏
部
族
興
起
了
，
不
僅
有
能

力
治
水
，
還
有
能
力
被
各
部
族
推
舉
為
領
袖
。

夏
和
吐
火
羅
的
發
音
是
非
常
相
似
的
。
有
人
就
認
為
，
周

部
族
應
該
和
塞
種
人
有
密
切
的
聯
繫
。
周
部
族
最
初
發
源
於
甘

肅
省
，
和
河
西
走
廊
的
塞
種
遊
牧
民
族
有
密
切
來
往
。
周
部
族

善
於
養
馬
，
後
來
和
中
原
的
周
部
族
來
往
漸
多
，
接
受
了
中
原

文
化
。
周
人
稱
自
己
為
華
，
周
部
族
受
到
了
夏
的
冊
封
，
其
首
領
周
文
王

還
被
商
紂
王
拘
於
羑
里
，
創
作
了
︽
周
易
︾
，
說
明
這
時
候
周
部
族
已
經

遷
徙
到
了
河
南
。
中
原
民
族
因
此
就
自
稱
為﹁
華
夏
族﹂
。

秦
部
族
的
祖
宗
也
發
源
於
甘
肅
，
當
時
其
他
國
家
都
說
秦
國
是
西
戎

的
後
裔
。
至
於
山
東
省
的
東
夷
，
其
實
也
是
塞
種
人
，
郭
沫
若
說
，
他

們
身
材
高
大
，
而
且
有
鷹
勾
鼻
，
深
目
。
根
據
考
古
發
現
，
甘
肅
、
陝

西
、
河
南
都
發
現
了
高
加
索
人
種
的
墓
穴
、
文
物
和
骨
頭
，
這
說
明
華

夏
族
不
斷
和
來
自
草
原
的
塞
種
人
民
族
進
行
戰
爭
，
最
後
融
合
和
吸
收

了
這
些
遊
牧
民
族
。

祁
連
山
的﹁
祁
連﹂
這
個
名
字
就
來
自
於
印
歐
語
言
，
意
為﹁
神
聖

的﹂
。
漢
代
設
立
的
河
西
四
郡
武
威
、
張
掖
、
酒
泉
、
敦
煌
，
其
中
武

威
、
張
掖
、
敦
煌
的
得
名
都
與
吐
火
羅
語
有
關
，﹁
敦
煌﹂
與﹁
吐
火

羅﹂
或﹁
大
夏﹂
一
名
有
關
，
而
武
威
的
原
名﹁
姑
臧﹂
也
出
自
吐
火

羅
語
。
據
林
梅
村
先
生
用
比
較
語
言
學
所
做
的
分
析
，﹁
劍﹂
這
個
詞

最
早
就
是
來
自
於
吐
火
羅
語
，
它
與
後
來
武
王
斬
紂
所
用
的﹁
輕
呂﹂

以
及
匈
奴
人
的﹁
徑
路﹂
等
都
是
古
印
歐
語
中﹁
劍﹂
和﹁
刀﹂
的
同

源
詞
。 中國人為什麼叫華夏族？ 古今

談
范 舉

不
覺
多
年
，
那
天
午
飯
無
聊
，
從
設
計
學
院
走
落
牛
津
街
閒

逛
，
見
著
名
百
貨
公
司Selfridges

人
潮
洶
湧
，
走
近
看
個
明
白
，

原
來
奧
斯
卡
影
后
、
意
大
利
巨
星
蘇
菲
亞
羅
蘭
推
銷
自
傳
，
舉
行

影
迷
讀
者
簽
名
會
。
羅
蘭
未
必
是
我
的
那
杯
茶
，
但
演
技
與
風
采

都
一
流
，
也
隨
眾
湧
向
講
台
，
靠
近
主
角
由
頭
至
尾
打
量
一
番
。

印
象
：
來
自
意
大
利
南
部
拿
坡
里
的
皮
膚
色
澤
略
深
，
猶
如
永
遠
嗅

着
太
陽
油
氣
息
，
面
相
有
點
硬
，
但
與
她
年
輕
時
的
五
官
輪
廓
又
不
見

太
大
分
別
，
氣
度
優
雅
，
風
韻
猶
存
。

用
風
韻
猶
存
這
形
容
詞
未
必
不
太
正
確
，
想
她
當
時
雖
過
中
年
，
對

一
名
並
非
花
瓶
而
是
貨
真
價
實
，
具
實
淨
演
技
的
演
員
而
言
還
算
黃
金

時
期
。
這
之
後
，
她
還
拍
過
好
些
著
名
電
影
。

今
天
看
到
羅
蘭
為
同
鄉
、
意
大
利
著
名
時
裝
品
牌D

olce
&
G
abba-

na

出
任
新
推
出
口
紅
代
言
人
，
就
是
未
過
、
已
貼
近
八
十
歲
的
長
者
，

縱
使
可
能
經
歷
人
工
整
容
，
整
張
面
孔
仍
算
自
然
簡
潔
，
不
見
經
歷
嚴

重
變
形
改
造
。
至
重
要
，
我
們
仍
可
清
楚
看
到
羅
蘭
本
來
容
貌
，
眼
前

一
抹
風
華
亮
麗
！

跟
羅
蘭
同
代
，
或
比
她
早
一
些
出
道
，
一
樣
星
光
𦒉
𦒉
人
物
頗
眾
。

神
秘
死
亡
於
風
華
正
茂
的
瑪
麗
蓮
夢
露
；
四
十
多
歲
死
因
存
疑
一
代
冰

雪
影
后
摩
納
哥
王
妃
嘉
麗
絲
姬
莉
；
六
十
多
歲
死
於
癌
症
超
越
時
代
萬

千
人
愛
戴
的
柯
德
莉
夏
萍
。
還
有
雖
然
死
時
年
齡
略
長
、
也
非
長
壽
兼

身
罹
各
種
疾
病
，
離
逝
之
前
簡
直
不
似
人
形
，
從
美
貌
攝
人
玉
女
到
風

燭
殘
年
的
玉
婆
伊
莉
莎
伯
泰
萊
。
以
上
一
列
超
級
美
人
，
都
沒
有
蘇
菲

亞
羅
蘭
得
享
高
壽
，
來
到
人
生
這
階
段
，
她
絕
對
風
韻
猶
存
，
那
股
攝

人
氣
勢
依
舊
散
發
不
斷
。
來
自
拿
坡
里
的
貧
困
女
孩
，
以
非
一
般
美
麗

與
身
段
吸

引
群
眾
眼

睛
，
再
以

非
凡
演
技

打
動
群
眾

的
心
，
最

終
踏
上
青

雲
路
，
更

成
為
意
大

利
少
數
奪

得
奧
斯
卡

影
帝
影
后

的
其
中
一

員
。 風韻猶存蘇菲亞羅蘭 此山

中
鄧達智

一
說
到
火
燒
赤
壁
這
四
個
字
，
你
想

起
的
是
什
麼
？
是
︽
三
國
演
義
︾
裡
孫

劉
聯
手
抗
曹
的
那
場
戰
役
？
抑
或
想
起

蘇
東
坡
的
︽
赤
壁
賦
︾
？
還
是
像
從
前

的
上
海
人
那
樣
，
想
起
那
一
道
讓
人
饞

嘴
的
菜
餚
？

因
為﹁
鱉﹂
在
上
海
話
裡
，
是
和﹁
壁﹂

的
發
音
相
近
，
所
以
上
海
曾
經
有
菜
館
，
以

此
諧
音
，
以
及
鱉
裙
那
黑
亮
的
顏
色
，
來
狀

形
黑
夜
中
的
山
石
，
再
加
上
火
腿
︵
當
然
是

咱
們
中
國
的
火
腿
了
︶
來
象
徵
熊
熊
的
烈

火
，
把
那
一
道
鱉
為
主
要
食
材
的
紅
燒
鱉

裙
，
名
之
為﹁
火
燒
赤
壁﹂
。

我
們
或
者
有
人
會
不
喜
歡
吃
鱉
魚
，
但
絕

對
完
完
全
全
討
厭
吃
的
，
卻
是
同
音
的﹁
吃

癟﹂
。

南
唐
時
代
，
有
個
和
尚
名
叫
謙
光
，
他
最

愛
吃
鱉
，
但
他
生
活
的
地
方
，
卻
很
難
吃
到

鱉
，
因
此
他
生
平
的
宏
願
，
是﹁
鵝
生
四
隻

腳
，
鱉
着
兩
重
裙﹂
，
因
為
他
愛
吃
的
是
鱉

裙
。
鱉
裙
，
就
是
鱉
甲
四
周
的
軟
肉
。

北
宋
時
代
的
湖
北
荊
州
，
就
有
一
道
名
菜
，
叫
做

﹁
冬
瓜
鱉
裙
羹﹂
。
這
道
菜
之
所
以
能
從
湖
北
傳
至
各

地
聞
名
，
有
段
故
事
，
是
記
載
在
︽
江
陵
縣
志
︾
內
。

是
說
宋
仁
宗
召
見
江
陵
的
趙
景
時
，
問
他
江
陵
有
什
麼

美
景
，
趙
景
說
：﹁
兩
岸
綠
楊
遮
虎
渡
，
一
彎
芳
草
護

龍
洲
。﹂
宋
仁
宗
再
問
他
江
陵
有
什
麼
好
吃
的
食
物
，

張
景
回
答
：﹁
新
粟
米
炊
魚
子
飯
，
嫩
冬
瓜
煮
鱉
裙

羹
。﹂不

過
，
明
末
清
初
的
李
漁
在
︽
閒
情
偶
寄
︾
裡
卻

說
：﹁
新
粟
米
炊
魚
子
飯
，
嫩
蘆
筍
煮
鱉
裙
羹
。﹂
李

漁
認
為
，
煮
鱉
羹
可
以
用
蘆
筍
來
代
替
冬
瓜
。

這
說
的
都
是
煮
的
烹
飪
方
式
。
紅
燒
鱉
裙
的
話
，
自

然
是
上
海
的
﹁
火
燒
赤
壁﹂
既
有
趣
又
好
味
，
不
過
，

更
有
趣
的
莫
如
二
十
八
年
前
，
瀋
陽
有
位
廚
師
在
烹
飪

比
賽
中
獲
得
金
獎
的
菜
餚
，
名
字
是﹁
猴
王
鬧
龍

宮﹂
。
這
道
菜
是
把
猴
頭
菇
砌
成
猴
頭
的
形
狀
，
騎
在

鱉
甲
上
面
，
旁
邊
飾
以
大
蝦
小
蟹
和
海
參
，
這
像
不
像

︽
西
遊
記
︾
裡
的
孫
悟
空
大
鬧
水
晶
宮
？

由火燒赤壁談起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在旅途中，有些安排無法實現，有些不曾費心
去計劃的景點或人物，突然相逢，也許就是旅遊
誘惑人的其中一個最大因素。多次說無意間，很
突然，那些不在行程裡，不在節目中的人事物倏
一下，跑出來打亂了旅遊時間表。然而，這次下
梅村之遊，才叫真正的意外，連聽也沒聽過的名
字，一個陌生茶鄉，猛地從天上掉了下來。
前一日坐竹排遊過九曲溪，隨導遊到古街南端
參觀武夷山市博物館。館內分歷史文化陳列室和
自然陳列室。在「人文歷史的發祥」，展示一架
壑船棺、虹橋板及棺內陪葬品，新石器時代的遺
物石斧，石箭及新石器時代遺址模型和架壑棺葬
的縮小模型及大型圖片等等。循着群眾腳步，到
了武夷山風景照片展廳，碧水丹峰的武夷山原來
就瑰麗多姿，風光絕勝，照片中除那些著名景點
之外，還有很多身在海外的作家們聞所未聞的小
鄉小鎮。
指着照片我問導遊，這是什麼地方？那景色和
魯迅的紹興安昌古鎮極其相似，近處為小橋流水
人家，只是不見有人，人的蹤跡在河邊屋前掛着
曬太陽的數件單色衣服裡。遙望遠處青綠的高
山，山的後面是晴藍如洗的天空，寧靜幽謐的畫
面令人心動不已，這不正是現代人日夜不停忙碌
尋覓的，一處可以安放心靈的地方嗎？
導遊問我，你聽過下梅村？那裡有古代民居建築

群，也是「晉商萬里茶路起點」。結果我們就來到
了「福建最美的鄉村」——下梅。佇在景隆碼頭等
待特別安排的當地導遊時，抬頭一看，博物館那張

照片，鏡頭下的風光，正是在這取的景。
一條小河，河邊長着綠油油的植物，間中雜有

白色和黃色的小朵野花，景物添加了色彩後亦不
顯絢艷，流露出秀美的優雅姿采。兩邊是住房和
小店。屋頂矮矮的，屋簷從屋子門口拉到河岸
邊，出現了像南洋老屋的五腳基騎樓風格。河岸
邊一排欄杆，走近些方看清楚，原來是整整一排
「美人靠」，讓人坐在河邊歇息或乘涼的長椅
子。行過處，人們閒閒在那兒喝茶聊天，也有人
在廊下搓麻將。許多小孩就在騎樓走道上的廊下
玩遊戲，沒人看顧，這裡住的一定都是熟人。
下梅村的導遊說這叫風雨廊，廊下全排懸掛紅
色燈籠，大概是春節時掛上去的吧，來到陽曆三
月已有點走色。下車走進來的路上，經過「祖師
橋飯店」，兩家共分兩個招牌，用不同書體書
寫，沒人可問。到這裡過河時，經過祖師橋，導
遊說如果你們早兩個星期到正好，今天是農曆正
月二十八，年初二那天，鹽幫在祖師橋辦管仲
會，祭祀祖師爺管仲；正月十五日，茶水幫辦三
元會。接下來二月初三輪到紅白紙幫，香燭紙火
幫在這橋上祭祀祖師爺文昌帝。這是海外作家首
次聽到「祖師橋」，新奇得很。清康熙年間，二
十多個行幫業會的工匠們共同捐資修建的下梅
「祖師橋」，是村民演社戲、行幫業會敬奉祖師
爺的公共舞台。
過河照樣在廊下走，經過的小餐廳，門口掛小

片黑色塑料布，用白漆橫寫今日供應：「小炒、
油餅、扁肉、鍋邊、拌麵、拌粉、炒麵、炒粉、

水餃、水煮魚、辣子雞、田螺煲」，直寫註明
「農家特色」。這時間不早不晚，店裡沒客人，
只有空桌椅和桌上瓶瓶罐罐的醬油辣椒期待食客
上門。路旁也有擺檔的，不過就是將自家店裡賣
的擺在門口，想引起稀落遊客的注意，一些炸
餅、筍乾，小瓶小罐裝的豆瓣辣椒之類，還有小
零食。茶店更是五步十步便一家，好幾間都斜斜
地插了一支寫着「茶」字的紅色旗幟在店門口隨
風晃動，可無論店舖或道邊小檔，生意似乎不太
好，可能和遊人不多也有關係。河岸邊，小路旁
或小橋上，時有年輕學生對景寫生，空氣中便浮
泛着濃厚的藝術氣息，遊人也緩下腳步好奇地看
一看畫紙上的風景。過了橋遇見「印象下梅飯
店」，旁邊就是「印象下梅寫生基地」。終於走
到下梅村標誌性的建築「鄒氏家祠」。原籍江西
南豐的鄒元老在公元1694年帶着他的兒子們到閩
北，選擇落戶此地創業，經過幾代人的辛苦耕
耘，成為閩北著名的大商賈。鄒家與晉商合作經
營茶葉生意，每年獲利百餘萬両銀子。和所有中
國人一樣，有錢以後開始建築豪宅，一共建了七
十餘座，建立家祠，並為教育大興土木設立文昌
閣。現在看着氣勢宏闊的祠堂門樓，不由得不驚
歎那豐富多彩的磚雕圖案。深沉的灰褐相間大門
樓在歲月的流淌裡褪色，更添增滄桑韻味。這是
武夷山境內保存得最完善的一座祠堂建築，導遊
說完後才揭露，原來他也姓鄒。門兩側是兩幅橫
披篆刻，一為「木本」，一是「水源」。導遊說
起自己祖宗的故事，口氣堅實，已經不是流傳中
的神話傳說那般不可靠。「一個家族的繁榮昌
盛，如樹林一樣，有賴於深深遍佈在鄉土中的
根；又如江河之水，有賴於源頭的涓涓細流，不
能忘本。」這其實就是儒家思想說的不忘根本和
源頭。

下梅村的古民居，大多是明清時期的建築，跟
着導遊去了施政堂、儒學正堂、閨秀樓、鎮國
廟、達理巷等，建於清乾隆年間的鄒氏大夫第，
四縱三廳四進，雕刻精美，我們在小花園流連良
久，園內的羅漢松是武夷山最有特色的庭園花木
之一，「小樊川」被譽為「集磚雕石雕融合一體
的藝術畫廊」。印象最深刻的是西水別業的「婆
婆門」。這是當年鄒茂章夫人按自己的身材親自
設計的，那些想和鄒氏家族的公子成婚的女人，
身高體型曲線都得和婆婆門吻合，才能夠跟鄒氏
公子結為秦晉之好。來自世界各地的女作家都上
去比量了一下，結果沒有一個人的體型曲線適合
當鄒家媳婦，只好訕訕打了退堂鼓，晚上照舊乘
搭飛機回廈門。
其實最為難忘的還是當地的人情味。導遊帶着

我們觀光，小街小巷路邊擺着曬太陽的是竹筍乾
和乾筍餅，筍的味道有點奇特，像熱帶的果王榴
蓮，愛的人很愛，不愛的人說味道很臭。起初不
識乾筍餅，只聞得空氣中有股異味，問了一下門
口的主人，馬上就作勢要切片讓我們品嚐。不必
一定要買，試試味道就好。一路經過好多房子，
屋裡的人都在泡茶，房子主人親切地招呼路過的
人都來喝茶。時間叫我們變得無情，快到巴士站
的時候，終於停在一家茶葉批發店，女主人和氣
可親，作家們也步行得累了，坐下喝茶時，被那
金駿眉的茶味迷住，結果原本說不買的人，一個
接一個，買了又買。
緩步行到路口車站時，立着的石頭紀念碑題：
「晉商茶路萬里行起點」，這時已經走完下梅
村，才發現我們居然在無意中來到武夷山茶葉的
故鄉。也許這是離開武夷山前的最後一個景點，
坐在飛廈門的機場裡，提到這一趟的采風行，記
得最牢的，正是下梅村。

意外下梅村

百
家
廊

朵
拉

今
年
追
月
夜
的
月
亮
皎
潔
明

亮
，
又
大
又
圓
。

賞
月
期
間
，
忽
然
湧
起
了
一
份

傷
感
，
惦
念
起
在
死
亡
邊
緣
掙
扎

的
友
人
。

今
年
夏
天
，
好
端
端
的
她
開
車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上
行
駛
，
陽
光
燦
爛
，
眼
睛

撐
不
開
來
。
她
突
然
不
知
所
要
去
向
，

想
不
起
自
己
原
本
打
算
要
去
的
地
方
。

醫
生
後
來
說
她
患
上
了
克
雅
二
氏
症
，

腦
呈
海
綿
化
，
預
計
她
只
可
多
活
一
個

月
。
友
人
的
情
況
極
速
惡
化
，
身
體
多

個
機
能
衰
退
，
走
路
拿
東
西
都
事
與
願

違
。
她
的
丈
夫
本
在
海
外
工
作
，
趁
她

還
有
胃
口
還
有
反
應
，
便
抱
着
她
上
台

灣
的
山
看
風
景
，
拍
下
她
綻
露
笑
容
的
臉
孔
。
兩

夫
妻
性
情
剛
烈
，
向
來
都
為
小
問
題
爭
拗
，
有
時

罵
得
臉
紅
耳
熱
，
但
此
刻
是
丈
夫
努
力
冷
靜
下

來
，
而
她
也
失
去
了
爭
辯
的
能
力
，
只
因
發
現
自

己
不
能
應
對
事
情
而
不
知
所
措
。
餘
下
來
的
，
便

是
珍
惜
每
一
天
還
可
以
感
覺
愛
，
和
彼
此
還
可
以

在
一
起
的
寶
貴
時
光
。

奇
蹟
地
，
她
活
到
現
在
；
情
況
並
沒
有
好
轉
，

只
是
穩
定
下
來
。
她
丈
夫
每
天
無
微
不
至
地
在
醫

院
裡
幫
忙
看
顧
，
還
在
她
耳
邊
哼
起
民
歌
，
如
此

她
嘴
角
帶
笑
，
但
眼
睛
在
流
淚
。
如
此
長
久
下

去
，
我
看
她
丈
夫
也
捱
不
了
多
久
，
但
真
愛
是
最

大
的
力
量
。

美
國
︽
時
代
周
刊
︾
今
期
報
道
一
位
患
上
了
末
期

腦
癌
的
內
科
醫
生
，
如
何
維
護
安
樂
死
。
報
道
特
別

提
到
去
年
選
擇
合
法
安
樂
死
的
美
國
教
師
梅
娜
特

︵M
aynard

︶
。
梅
畢
業
於
貝
克
萊
大
學
，
有
良
好

職
業
，
在
發
現
腦
癌
末
期
前
兩
年
才
結
婚
，
跟
丈
夫

非
常
恩
愛
。
她
清
楚
病
情
的
發
展
，
也
知
道
自
己
將

會
失
去
生
活
能
力
。
當
她
有
天
看
着
丈
夫
而
記
不
起

他
的
名
字
的
時
候
，
她
決
定
搬
往
俄
勒
罔
州
，
接
受

在
那
兒
可
以
合
法
進
行
的
安
樂
死
。
在
符
合
所
需
的

病
情
以
後
，
她
選
擇
在
丈
夫
生
日
翌
日
，
吞
下
結
束

自
己
生
命
的
藥
。
梅
娜
特
辯
說
她
並
非
自
殺
，
而
是

生
命
已
到
了
盡
頭
，
要
在
自
己
仍
有
選
擇
能
力
之

時
，
帶
着
尊
嚴
離
開
。

中
秋
節
想
起
那
些
未
能
看
見
花
好
月
圓
的
人
，

心
有
戚
戚
。

花好月圓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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